
祝  福

鲁迅

【课文导读】

具有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往往是某种典型环节的产物。因此，把握典型人物
的性格除关注故事情节之外，还要注重把握环境。阅读本文，梳理小说情节，找
到环境描写的语句在文章中的位置，思考作者为什么把祥林嫂的悲剧集中放在
鲁镇“祝福”的特定场景中。
欣赏小说人物的形象，要抓住语言、心理、动作和肖像描写。鲁迅说：“要极

省检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出他的眼睛。”阅读课文，找出文中对祥林
嫂眼睛的描写语句。从这些描写中你觉得祥林嫂有哪些性格特点？联系祝福的典
型环境，讨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主人公的人生和命运有何影响。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

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

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

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

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

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末留

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

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

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

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

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

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

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

——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

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

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

“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

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

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

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

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

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

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

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

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



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

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

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

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

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

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

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

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

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

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

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

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

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

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

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

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

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

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

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

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

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

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

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

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



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

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死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

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

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

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

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

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

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

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

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

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

不很留。这佯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

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莱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

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

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魂灵

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

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

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

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

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

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

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

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

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

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

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

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



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

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

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

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

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

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

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详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

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

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

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

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掏箩的影

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

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

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掏米，刚刚要跪下

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

进船去了。样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

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于。窥探舱里，不很分

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

“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

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

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

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

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嫂，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



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她现在不

知道怎么佯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老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卫

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么？”卫若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

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贸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

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

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他

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山里去。倘许给本村

人，财礼就不多；唯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

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

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

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

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

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

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

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

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

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

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

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她摇一摇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婢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

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

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

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

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铺盖。她

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

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

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

轻轻，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儿

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

狼衔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

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在她现在已经

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凄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我想，熟门熟



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

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

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

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

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

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

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

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

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四婶起刻还踌躇，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

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相似的嘘一口气，祥林嫂比

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

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

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

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说，这种人虽然

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

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

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

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

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

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

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

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

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

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我急了，

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

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

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

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

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

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

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



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

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

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

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

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

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就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

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

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

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

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火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

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吃素，不

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了，坐着只看柳

妈洗器皿。微雪点点的下来了。 

　　“唉唉，我真傻，”祥林嫂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

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 

　　“唔唔。”她含胡的回答。 

　　“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

倒推说他力气大。” 

　　“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着。”她笑了。 

　　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

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

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

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

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

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

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



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

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她久已不和人们交口，因为阿毛的故事是早被大家厌弃了的；但自从和柳妈谈

了天，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

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 

　　“祥林嫂，我问你：你那时怎么竟肯了？”一个说。 

　　“唉，可惜，白撞了这-下。”一个看着她的疤，应和道。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

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

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莱，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

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

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

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

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

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

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

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

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

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掏米。 

　　“祥林嫂怎么这样了？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似乎

是警告她。 

　　然而她总如此，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他们于是想打发她走了，教她回

到卫老婆子那里去。但当我还在鲁镇的时候，不过单是这样说；看现在的情状，

可见后来终于实行了。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

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

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

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

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

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

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注释

①选自《彷徨》。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②钝响：沉闷的响声。

③送灶：旧时把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作为“灶神”升天“奏事”的日

子，在这一天祭送灶神，叫送灶。

④理学：宋明儒家的哲学，明清统治者特别提倡。

⑤监生:明、清两代进国子监（由中央政权建立的最高学府）读书的人叫监生。清



朝乾隆以后，国子监只存空名，地主豪绅等可以凭祖先“功业”或捐钱取得监

生资格。

⑥寒暄（xuān）:（问）寒（问）暖。指人们见面时说些客套话。暄，太阳的温暖

⑦新党：也叫“维新党”，指清朝末年参加戊戌变法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

辛亥革命前后，也用它称呼革命党人和拥护革命的新派人物。

⑧绞丝银镯（zhuo)子:用银丝拧成的一种套在手腕上的环形装饰品。

⑨烟霭（ǎi）：云雾。

⑩朱拓：用朱红色的颜料从碑刻上印下文字或图形。

（11）陈抟（tuán）老祖：五代时候的道士，被当做神仙崇拜。

（12）“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见朱熹《论语集注》中对《论语.季氏》的注解。意

思是说，理解了孔孟之道，待人接物就能通情达理，心平气和。这是理学家所宣

扬的自我修养的标准。

（13）无聊赖：与下文的“百无聊赖”都是指生活上或感情上没有寄托。

（14）《康熙字典》：清朝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皇帝命令编纂一部字典

（15）《近思录集注》：《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吕祖谦选编的宋朝几个理学家的文

章和语录，是一部理学的入门书。清初茅星来和江永先后为它编过集注，叫《近

思录集注》。

（16）《四书衬》：清代骆培解说“四书”的一部书。“四书”，宋朝朱熹抽取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编在一起，称为“四书”。

（17）豫：通“预”。

（18）支梧：现在写作“支吾”。

（19）不更（ɡēng）事：经历世事不多，即缺乏社会经验，不懂世故人情。更，

经历。

（20）怨府：怨恨集中的所在。这里指埋怨的对象。

（21）谬（miù）种：坏东西。

（22）淡然：漠不关心的样子。

（23）俨然：这里指摆出十分庄重的样子。

（24）“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这是《近思录》里的话。意思是说，鬼神是阴阳

二气变化而成的。良能，生来就具有的能力。

（25）尘芥堆：垃圾堆。芥，小草。

（26）形骸（hái）:人的体形。

（27）无常：鬼名，佛教认为人将死时有“无常鬼”来勾魂。

（28）然而在现世……也还都不错：然而在现在这样的人世间，无所依靠而活

不下去的人，不如干脆死去，就使讨厌见他的人不再见到他了。这对别人或对他

自己，也还都不错。这是“我”的愤激而沉痛的反语，表现了“我”对黑暗社会

的憎恨。

（29）中人：介绍职业、联系买卖的中间人，有些人以此为职业，从中牟利。

（30）月白：浅蓝色，接近白色。

（31）周正：端正。

（32）定局：事情确定。这里指雇用关系确定。

（33）淘箩：江南一带用竹篾编成的淘米用具。

（34）沸反盈天：形容人声喧闹杂乱。沸反，像沸水一样翻腾。

（35）折罪：抵罪，赎罪。

（36）新正（zhènɡ）:农历新年正月。



（37）一注钱：一笔钱。

（38）里山：深山。

（39）八十千：即八十吊钱。旧时称一千文钱为一贯、一吊或一串。

（40）吓：这里念“hè”。

（41）出格：超出一般，与众不同。

（42）回头人：旧时对再嫁寡妇的轻蔑称呼。

（43）荸荠（bí  qī）:多年生草本植物，通常栽培在水田里，地下茎扁圆形，

皮赤褐色或黑褐色，肉白色，可以吃或者制成淀粉。

（44）絮絮：说话唠叨。

（45）但是：只是。

（46）驯熟：很顺从，很熟悉。

（47）卓帏（wéi）: 办婚丧事或祭祀时，悬挂在桌子前面用来遮挡的东西，多

用布或绸缎制成。

（48）讪讪（shān  shān）：难为情的样子。

（49）怔怔：这里是因吃惊而失神呆住的样子。

（50）咀（zǔ）嚼赏鉴：细细地体会和欣赏。

（51）善女人：指信神吃斋念佛的女人。

（52）拗（niù）:这里当做“扭”的意思。原意为固执，不随和，不驯服。

（53）蹙（cù）缩:皱缩。

（54）强（jiàng）:固执，不服劝导。

（55）阴司：迷信传说中的阴间官府。

（56）替身：旧社会的迷信说法，认为人死后到阴间还有鬼魂，人活着时有什

么罪，可以用人或者物代替赎罪，这人或物叫替身。

（57）庙祝：旧时庙里管香火祭祀的人。

（58）鹰洋：墨西哥银元，币面铸有鹰的图案（墨西哥的国徽）。鸦片战争后，

大量流入我国，曾与我国自铸的银元同在市场上流通。

（59）炮烙：古代一种酷刑，把人绑到烧红的铜柱上烫死。

（60）窈（yǎo)陷：深陷。窈，幽深。

（61）怜俐：即“伶俐”。

（62）初夜：上半夜。

（63）天地圣众歆（xīn）享了牲醴（lǐ）和香烟：意思是（祝福的时候）天地

间的众神享用了祭祀的酒肉和香火。歆，这里指神享用祭品。牲，原指祭祀用的

牛、养、猪三牲，后来也泛指祭祀用的肉类。醴，甜酒。香烟，香烛的烟火。

思考与探究
1.小说中有许多描写表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特点，请根据作品中的这些描写，

分析祥林嫂的故事是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

2.优秀的小说描写人物语言，总是高度人性化。欣赏人物语言，要听其言，想其

人，知其心，还要看作家如何把握住人物的身份、个性，在什么场合让人物说出

什么样的话来。联系课文内容，分析下列语言是如何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的。

（1）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

（2）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

（3）祥林嫂，你放着罢！



（4）“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

死，就好了。”

3.电影《祝福》的结尾对小说做了这样的改编：祥林嫂捐了门槛“赎罪”后却仍

被鲁镇的人鄙夷，她愤然举起菜刀，砍向自己曾寄予无限希望的门槛。你认为这

种改编是否符合小说中祥林嫂的思想性格？从文中找出依据并说说理由。


